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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
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集
结在长江北岸一带，随时准备渡江作
战，解放全中国。

1949年2月，陈济棠接任海南特别
行政区长官公署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委
会主任委员、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他
调整全岛的布防，把一个军加一个团的
兵力，分布在全岛各城镇和中小据点，
驻防分散，机动作战兵力少，士气低
落。而琼崖纵队已发展壮大至10个团，
并有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机
动作战能力更为加强，士气高涨。

面对国内和琼崖所处的有利形势，
特别是估计到解放大军渡江向南进军
会造成对琼崖更有利的局势，琼崖区党
委满怀胜利信心，提出要争取琼崖“先
广东大陆而解放”的前途，这一估计过
于乐观，随后为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夺
取与控制城市，扩大解放区，迫使国民
党军队由线的防御转为点的防御，策应
与配合野战军渡江作战，迎接胜利的早
日到来，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总部决
定在秋季攻势之后，发动一次规模更大
的春季攻势。

根据2月间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
总部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的决定，这次
攻势的主攻方向在琼西，先向毗邻雷州
半岛的澄迈、临高发动进攻，随后向儋
县、昌江、感恩、崖县方向发展，以便进
一步扩大解放区和游击区；作战方针是
集中力量包围歼敌，采取跳跃式的行
动，围城与打援结合，伏击战与运动战、
袭击战与攻坚战结合，军事进攻与政治
争取结合。

于是，集中6个团的兵力，成立春季
攻势前线指挥部，由吴克之任前线指挥
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马白山任副总指
挥，符荣鼎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任，符振中任参谋长。按照秋季攻势的
经验，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司令部要
求不直接参加春攻的琼崖纵队各团在
各自地区相机行动，积极出击敌人，配
合主力的军事攻势，做到有中心、有重
点地作战和全面主动出击相结合，以保
证春攻的顺利进行。

春季攻势是琼崖纵队作战史上历
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个战
役。其计划、部署、宣传动员、筹粮、扩
军、练兵等各方面也是前所未有的。

回忆起春季攻势筹粮准备时，儋县
一区兴景乡水井村的老党员曾传鲁回
忆说：“当时发动群众给军队筹粮，每家
每户都心甘情愿地拿出来，积少成多给
军队挑去，因为百姓跟着解放军看得到
希望啊！”

“1949年2月底，为配合部队展开春
季攻势的工作，全县的党政军民确立了

‘一切服从战争利益，一切为了前线的
胜利’的思想，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
面不断地支援前线作战。”儋州市委党
史研究室史学副研究员唐卓昌介绍说。

不只是儋县，在春季攻势作战中，
西区、南区各县人民群众在各级党政组
织领导下积极支援前线，设立了供给
站、救护站，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由
区乡干部亲自带队，有的就地执勤，有
的随军行动，帮助部队运输粮食、弹药、
物资和救护伤病员；地方武装和民兵也
积极配合部队作战，为军事攻势的胜利
作出了很大贡献。 （周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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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天的“新州战斗”，
是中共琼崖革命史上，值得称道
的一页。

2015 年 4月 23 日，海南日
报记者前往儋州，采访还健在
的原琼崖纵队第一总队七团一
营一连的侦察排排长符莹、儋
县一区兴景乡水井村党支部的
老党员曾传鲁、儋州市委党史
研究室史学副研究员唐卓昌等
人，并参看《中国共产党海南历
史》、《琼崖解放战争史料选

编》、《转战琼岛十二春》等资料
后，那段烽火岁月一时再现眼
前。

动兵前，先布阵。
其时，在离儋县新州四、五十

里外的南正山栓牛岭的一间茅草
屋里，“春攻”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兼政治委员吴克之正在秘密召开
军政联席会议。

“新州守敌有国民党自卫总
队、义勇队、政警队、炮兵队等部
队，兵力共300余”“在1948年秋

季攻势的震慑下，敌军加紧构筑
工事，严密布防。位于北端的国
民党县府，四周有围墙、碉堡、枪
眼等”“我们安插在国民党军中的
内应获取了情报”……儋县县委
书记韩立人、县长羊德光在会上
一一汇报新州敌军的兵力、布防
等相关情况。

吴克之边听边记，当听到“安
插的内应”时，他停下手中记录的
笔，立即问道：“儋县县委对于这
几个内应的可靠程度，有什么看
法？”

“我们认为绝对可靠！”韩立
人从容、坚定地回答。

“这几个内应是从去年6月
份开始经过严格筛选、培养，经
多次传送情报的考验，说明他
们是可靠的。”羊德光在旁补充
道。

原来，儋县的地方党军早已
安排内应“潜伏”在新州国民党军
的队伍中，而这四名“潜伏者”分
别是符耀明、郭冠尤、谢祖德和谢
长爸，他们曾多次神不知鬼不觉
地获取可靠、准确情报。

随即，作战时间和计划确定
下来。

12时刚过，符耀明利用带哨
的机会，来到大门，叮嘱谢祖德注
意观察敌军的动向，然后悄悄溜
出县府，与我军突击队接头，此时
的李贤祥与突击队早已等候许
久，全副准备。

在迅速询问县府守敌的情况
后，李贤祥带领全体队员，在符耀
明的引导下，顺着县府西南两面
的墙角进入了县府大门。

在谢祖德接应下，突击队迅速
控制了县府大门，火力立即向县府
大院各个部位展开。“给我狠狠地

打！”李贤祥一声令下，瞬间一颗颗
子弹就像长了眼睛的蚂蚱一样，向
敌军飞去。大院里住的国民党官
员、自卫队和炮兵连的士兵共100
多人，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枪林弹
雨打懵了，顿时乱作一团。

内应谢祖德带领一个班登上
前门楼上，打死敌自卫队副队长
陈汉秋，迅速控制了二楼及楼顶
的天台。当下，李贤祥派一个机
枪组接管敌人架在天台上的一挺
重机枪，控制县府前的道路、开阔
地和中山街。突击队只用了半个

多小时，便占领了县府。
新州各条街道的守敌，从枪声

中得知突击队已占领伪县府，他们
一次次地冲锋试图夺回伪县府，但
突击队一次次把他们击退，守住了
县府阵地，坚持到大部队到来，完
成对街区守敌的包围，并向街区各
个据点发起攻击，拿下新州。

在攻克新州的同时，“春攻”
部队还夺取了儋县王五、新英、光
村、长坡等墟镇，半数以上的城乡
为“春攻”部队和地方部队所控

制。

能打能守

作战时间、兵力、布防等都已
确定下来，但是由谁来带领突击
队还未确定。作为撕开县府口
子、能打能守的前锋部队，突击队
成为决定新州战斗成败的关键，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谁能挑起这幅重担呢？
会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
考谁是最佳人选。这时，吴克之
的眼光在六团团长李贤祥的身上
停了下来，认准了他。

李贤祥虽然年仅25岁，但已
是参军八、九年的“老兵”，有着超
乎同龄人的沉着与干练，他指挥的
六团，是五总队的主力，曾多次出
色完成战斗任务。“我一定带领突
击队完成占领和坚守伪县府的任
务！”李贤祥挺直腰板，用力抬起右
手放到太阳穴处，大声地说道。

于是，以战斗作风顽强机警
的六团二营四连为主，由李贤祥
带领，组成共有130多人的突击
队，作为攻破伪县府的“尖刀”。

3月18日，夜幕渐渐落下，突
击队轻装疾进，沿着新州西南面
的海滩，于晚上11时许不动声色
地到了新州外围。

而地方党联络员也没闲着，
同日的早些时候，他们已通知内
应符耀明、谢祖德等人秘密集合，
交代接应我军进入伪县府大门的
任务和联络信号。

夜色越来越浓，突击队的130
多号人躲在新州外围，在夜色中
轻手轻脚，不敢发出大的响音。

而驻守在县府内的自卫总队
正在点名。“你们站岗放哨时都给
老子清醒点，不得打盹、不得离
哨，谁出了事，就杀谁的头。”敌自
卫总队一连的连长点名的同时，
像是念经一样地在“训话”。敌军
的士兵们早就听惯了这几句翻来
覆去的老调调，根本不放在心上，
点完名解散后，他们如平时一样，
依旧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赌钱、喝
酒、哼小曲。

敌自卫总队一连一排三班机

枪手陈小壮，轮到晚上12时至翌
日凌晨2时在县府大门值哨。但
陈小壮是个惯赌，点名一结束，他
立即到牌九桌上与赌友们“刀枪
相见”了。这一夜，他很不走运，
赌到11点半时分，输得一干二净
仍不肯罢手。

这时，与他同在一个班当兵
的内应谢祖德，故意坐到他身旁，
装作看赌实则暗中监视他。眼看
快到了12时了，陈小壮仍然不离
牌九桌，他向谢祖德央求道：“谢
老弟，求你行行好，替我放下一节
哨吧！明天不管是输是赢，一定
请你到酒馆干个痛快。”

本来，地方党联络员早些时
候就和内应人员约定好：由内应
符耀明、谢祖德用匕首将这一节
哨的大门哨兵捅死之后，由谢祖
德接哨，符耀明把突击队领进来。

现在赌徒陈小壮这么一央求，
谢祖德正中下怀，于是二话没说，答
应了陈小壮的请求，不费吹灰之力，
就轻易地控制了敌人的县府大门。

里应外合

排兵布阵
1949年3月中旬，儋

县新州，早晚的天气还带

着丝丝凉意。

新州是当时儋县的

县城，是琼西沿海的一个

重镇。春季攻势部队在

经过澄迈县金江镇里万、

好保据点围击战和临高

县海岸岭战斗之后，继续

挥师向西，挺进这个琼西

重镇。

在这里，“春攻”部队

上演了一场里应外合、斗

智斗勇，巧夺儋县政府的

战斗。

原琼崖纵队第一
总队七团一营一连的
侦察排排长符莹。

周晓梦 翻拍


